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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欧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社会贫困问题,加强国际反贫困合作已成为广泛共识。“17+1”

合作机制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反贫困合作搭建了有利平台,双方通过做好合作顶层设计、丰富多边合作内

涵、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健全合作支撑体系等方式有效减贫,合作反贫困成效显著,但双方合作也面临着一

定的困境。对此,可以从做好反贫困合作的制度设计、强化项目造福贫困人口的牵引作用、拓宽双边反贫

困合作层面、制定中国扶贫经验融入合作路径等方面推动双方反贫困合作的路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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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习近平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凝心聚力,继往开来 携手共

谱合作新篇章———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强调同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

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中东欧17国地处欧洲东部与中部,包括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匈牙利、拉脱维亚

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洛伐

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希腊,既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国家,也是中欧合作的“桥头

堡”。2020年,中东欧17国的整体名义 GDP约为2万亿美元,占欧盟区的13.7%,全球的2.
3%[1]。其中,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增长强劲,增速均超过4%[2]。自1989年以来,中东

欧国家历经了东欧剧变、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

在二十几年风雨飘摇中踉跄前行,虽然目前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和财政

赤字仍是当前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贫困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中东欧社会的未来发展。在中东欧国家面临反贫困严峻形势的今天,加强国际反贫困合作

是实现中东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贫困问题不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更是阻碍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大挑战,消除贫困是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9月,联合国将“在世界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

已经成功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在2020年底前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使最后的551万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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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书写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伟大传奇。

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举办了第一次领导人会晤,自此,双边合作不断加强,合作领域

不断扩大且倾向多元化。中国与中东欧双方都面临着严峻的反贫困挑战,其反贫困目标一致,反

贫困需求相似,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途径,因此,加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东欧各国

反贫困领域的合作,分享中国反贫困的优秀经验,对加快该地区的脱贫步伐,顺利完成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国家间的反贫困国际合作按照主体不同主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代表

多边国际发展组织提供的国际合作平台;第二种一般为国家间双边合作或援助,这种合作一般都

是政府间的官方行为,此外还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非官方合作和援助等[3]。现将从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反贫困合作历程综述如下:1981年联合国召开了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会议,提出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为贫困人口提供国际认可的最低生活标准。提出发达

国家要以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15%来支援最不发达国家[4]。1990年联合国召开了第2次最不发

达国家问题会议,重申1981年大会0.15%的达标要求,并希望在世纪末达标的国家争取达到

0.20%。1992年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要求各

成员国切实采取行动,消除世界贫困[5]。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要求各国制定消

灭贫困的综合战略,并确定1996年为“消除贫困国际年”[6]。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

“千年发展目标”,承诺到2015年之前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7]。2004年全球扶贫大

会交流国际扶贫经验,提出新的扶贫举措,从而推动全球扶贫事业的发展[8]。

从区位优势来看,中东欧17国是欧洲的“东大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

产品进入西欧市场的必经之路,中东欧各国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近年来,尤其是“17+1”

合作框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国际的反贫困合作越来越紧密,取得了长足进

步,许多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贫困合作的模式和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IKarasková等

对中国与中东欧“17+1”合作机制进行多角度分析评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贸易投资日益增

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国共同利益得以实现[9]。IuliaMonicaOI认为“16+1”合作模式为区

域合作的创新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边高度竞争的性质[10]。KizekováA
认为在“16+1”模式中中东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其软实力基于文化交流

和高级外交对话也得以增强[11]。万秀丽等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不稳定因素上升且贫

困多元化现象严重,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推动构建减贫治理责任共同体、以互联互通

为发展主线助力沿线国家转向“造血式”减贫[12];郝蕾在研究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反贫困的进程

中,提出要加强政策沟通,筑牢战略互信,精心做好顶层设计[13];王志章提出产能合作既是"一带

一路"建设亮点之一,也是沿线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支点,是实现内外双收益和发展共赢的客观基

础[14]。华红娟提出采用分层分类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精

准合作”[15]。贾甫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贫困陷阱的现实,在产品生

命周期理论框架下,探讨了“一带一路”与全球产业升级的关系[16]。黄林秀等从市场开放视角分

析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17]。

综上所述,反贫困国际合作通常都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努力

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反贫困作为一项共同事业,采取行动纲领进行合作,把消除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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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对贫困作为合作的共同目标。全球化的反贫困目标和行动逐步趋向一致性,在中国“一带一

路”框架下,反贫困合作实现新的合作模式,基于产能合作、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为减贫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反贫困合作,为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进行反贫困国际合作不仅有利于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而且有

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

二、中东欧贫困现状的综合测度

(一)中东欧贫困现状分析

尽管目前经济形势良好,但中东欧大部分地区仍未走出历史遗留的困境,基础设施匮乏、人
民生活质量欠佳、贫困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中东欧的经济社会发展。纵观中东欧国家贫困现

状,主要呈现以下形态。

一是贫困率高且贫困基数相对较大。欧盟统计局通过调查分析成员国的贫困现状,按照家

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生活物资严重短缺、工作时间过少等三大标准来确定

成员国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的人数和比例。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北欧发达国家相比,面临贫

困或遭遇社会排斥的人数比例更高,贫困体量更大。2019年,欧盟国家面临贫困或遭遇社会排

斥风险的比例均值为21.1%,保加利亚(32.5%),罗马尼亚(31.2%)等国家比例超过了欧盟平均

水平,其中保加利亚比例最高,是欧洲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见表1)[18]。从人均年收入来

看,中东欧国家的贫困程度也高于西欧和北欧国家,以人均GDP为例,2019年阿尔巴尼亚人均

GDP为0.54万美元,波黑人均GDP为0.61万美元,甚至不及挪威人均GDP的十分之一[19]。
表1 中东欧国家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比例  (%)

国家 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比例

保加利亚 32.5
捷克 12.5

爱沙尼亚 24
克罗地亚 23
拉脱维亚 27.3
立陶宛 26.3
匈牙利 18
波兰 17

罗马尼亚 31.2
斯洛伐克 16.4

斯洛文尼亚 14.4
希腊 3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二是社会贫富差距大。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经历了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的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导致社会生产资料及物质财富重新分配,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贫富分化现象

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困程度大大加深。数据显示,1993-1995年间中东欧国家的年

均基尼系数较转型前大幅增加[20]。步入21世纪后,中东欧国家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

资本和财富大量流向高收入阶层,全球化的负面溢出效应逐渐突显,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的贫富

差距。保加利亚的基尼系数自2013年起逐年递增,并在2019年达到了峰值,高达40.8%,超出

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警戒线”,高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10.6个百分比[21]。2019年,罗马尼亚

最富有人群的总收入是最贫困人群总收入的7.1倍,贫富差距居欧盟国家第三位[22]。

三是贫困程度区域差距大。中东欧17国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各不相同,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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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贫困程度最轻,波罗的海三国和东南欧五国次

之,西巴尔干五国贫困程度最深。采用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作为贫困标准

线,处于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贫困程度最轻的国家之一,2009年至2019年,捷克贫困率

一直保持在10.1%以下,而黑山共和国2019年贫困率为24.5%,为欧盟最高[23],可以看出中东欧

每个国家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与西欧国家城市贫困率高于农村不同,中东欧农村地区由于地处

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贫困率远高于城镇地区。在欧盟成员国(含候选国)中,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拉脱维亚是乡村贫困率最高的四个国家。此外,中东欧城乡贫困率差距也比

西欧大得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和塞尔维亚尤为显著(见图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图1 2019年中东欧国家城市与农村贫困率(%)

四是罗姆族贫困问题突出。罗姆族是欧洲数量庞大的民族群体,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罗姆

人居无定所,多以流浪乞讨为生,长期受到其他群体的排斥与歧视,罗姆族贫困问题是中东欧国

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发展问题之一。一方面,罗姆族深陷极度贫困问题困扰,据保加利亚

2011年人口普查,罗姆族失业率为49.8%,土耳其族和保加利亚族的失业率分别为25.7%和

12.3%。同年,据欧盟针对罗姆人生存状况的调查,中东欧各个国家罗姆人贫困率与国家整体贫

困率差距很大。

五是单身女性、单亲家庭、儿童等弱势群体贫困问题严重。与男性相比,中东欧单身女性面

临着更高的贫困风险。在职场上,单身女性更容易受到就业歧视,失业率高是导致中东欧单身女

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2019年,欧盟国家单身女性的平均贫困率26.6%,同年,爱沙尼亚单身

女性的贫困率高达51.4%,拉脱维亚为52.6%,立陶宛为46.3%,分别位列欧盟国家前三[24];单
亲家庭由于要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经济压力相较于普通家庭来说更大,也更容易陷入贫困

状态;由于中东欧国家大量青少年早早辍学,教育水平有限的孩子即使长大成人也难以找到一份

满足温饱的工作,多数仍在贫困边缘挣扎[25]。

六是多维极端社会现象突出。中东欧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表现为收入贫困,还呈现出多维、

复杂、非物质的相对贫困特点。除物质贫困外,经济转型还给民众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和

精神贫困。转型十年间,中东欧国民生活满意度远远低于西欧平均水平。时至今日,经济转轨的

余温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贫困率的大幅上升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酗酒、自杀、民族冲

突、社会排斥等现象随处可见,全球自杀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九个是中东欧转型国家,立陶宛

位居榜首。此外,大面积的贫困导致中东欧犯罪率大幅上升。2009至2019年,保加利亚犯罪、

暴力或故意破坏行为的发生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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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贫的主要原因分析

第一,经济转轨导致贫困发生率激增。从1988年到1998年转型十年间,中东欧地区的贫困

率由2%增至21%。首先,经济转轨导致大量民众失业。2013年,希腊失业率为27.5%,克罗地

亚为17.3%,远高于国际失业率警戒线[27]。其次,经济改革过程中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产生了

新的剥削阶层和特权阶级,加剧了制度性及阶级性的财富分化。最后,为了克服经济转型带来的

财政危机,中东欧国家大刀阔斧地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取消了生活补贴和失业救助,使得相当一

部分人因失业或工资不足而陷入贫困。政治经济转型距今虽已过去二十余年,但有研究表明其

对中东欧地区贫困、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的影响依然存在。

第二,金融危机使中东欧再陷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依赖外资的中东欧国家受到了严

重的传导影响,本币贬值,债务负担加重,失业率激增,经济出现负增长(见表2)。2008年,中东

欧地区拉脱 维 亚 和 爱 沙 尼 亚 经 济 衰 退 最 为 严 重,两 者 的 GDP实 际 增 长 率 降 至-2.77%
和-5.33%。此外,中东欧国家的长期失业率格外突出[28],金融危机使得大量中东欧民众失去工

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同时,金融危机还导致中东欧各国的工资水平大

幅下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中东欧国家GDP都呈现负增长。
表2 中东欧国家GDP增长率(%)

国家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阿尔巴尼亚 5.9 7.5 3.4 3.7 2.5 1.4 1.0 1.8 2.2 3.4 3.8 4.1 2.2 -5.0
波黑 6.0 5.6 -2.7 0.8 0.9 -0.9 2.4 1.1 3.0 2.0 3.0 3.7 2.7 -6.3

保加利亚 6.5 6.2 -5.5 1.3 1.9 0.0 0.9 1.3 3.6 3.4 3.6 3.1 3.7 -4.2
克罗地亚 5.1 2.1 -7.0 -1.7 -0.3 -2.2 -1.1 -0.5 2.2 3.0 2.8 2.8 2.9 -8.4

捷克 5.7 3.1 -4.5 2.3 1.8 -0.8 -0.5 2.7 5.3 2.6 4.3 3.2 2.3 -5.6
爱沙尼亚 7.9 -5.3-14.7 2.3 7.6 4.3 1.9 2.9 1.7 2.1 4.9 4.4 5.0 -2.9
匈牙利 0.1 0.9 -6.8 0.7 1.7 -1.6 2.1 4.0 3.1 2.0 4.0 5.4 4.6 -5.0

拉脱维亚 10.0 -2.8-17.7 -3.8 6.4 4.0 2.6 2.1 2.7 2.0 4.6 4.0 2.0 -3.6
立陶宛 9.8 2.9-14.9 1.6 6.0 3.8 3.5 3.5 1.8 2.3 3.9 3.9 4.3 -0.8

北马其顿 6.2 5.0 -0.9 3.4 2.3 -0.5 2.9 3.6 3.8 2.4 0.02 2.9 3.2 -4.5
黑山 10.7 6.9 -5.7 2.5 3.2 -2.7 3.5 1.8 3.4 2.5 4.3 5.1 3.6 -7.5
波兰 6.8 5.1 1.6 3.7 5.0 1.6 1.4 3.3 3.9 2.6 4.7 5.4 4.5 -2.7

罗马尼亚 6.3 7.4 -6.6 -0.8 1.1 0.6 3.5 3.1 3.9 4.8 7.0 4.5 4.1 -3.9
塞尔维亚 5.4 3.8 -3.5 0.6 1.4 -1.0 2.6 -1.8 0.8 2.8 1.9 4.5 4.2 -1.0
斯洛伐克 10.5 5.8 -4.9 5.0 2.8 1.7 1.5 2.6 3.8 3.3 3.4 3.8 2.3 -5.2

斯洛文尼亚 6.9 3.3 -7.8 1.2 0.6 -2.7 -1.1 3.0 2.3 3.1 5.0 4.4 3.2 -5.5
希腊 3.3 -0.3 -4.3 -5.5-10.1 -7.1 -2.7 0.7 -0.4 -0.5 1.3 1.6 1.9 -8.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第三,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经济发展。以波兰的公路建设为例,截至2016年7月,全国公路

总里程超过41.2万公里,但优质公路占比极低,高速公路占比更少。匈牙利的匈赛铁路大部分

路段均为单线,屡遭战乱破坏,加之年久失修,设备严重老化,铁路平均时速仅为35-40公里每

小时。截至2019年3月,中东欧地区仍有大量比例的居民从未使用过互联网[29]。落后的基础设

施严重阻碍了中东欧地区资本、货物和人才的充分流动,隔绝了落后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

加剧了地区贫富差距。

第四,国内腐败问题严重。中东欧地区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政治经济转型而有所减

缓,反而在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改善。

在2018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中东欧国家远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清廉水平(见表3)。腐败

和官僚主义的盛行会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贫富分化,极易出现反贫困资源被滥用的情况,增加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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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地区反贫困的难度。

表3 中东欧国家在2018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排名

国家 排名 得分

爱沙尼亚 18 73
波兰 36 60

斯洛文尼亚 36 60
捷克 38 59

立陶宛 38 59
拉脱维亚 41 58
斯洛伐克 57 50
克罗地亚 60 48
罗马尼亚 61 47
匈牙利 64 46
黑山 67 45

保加利亚 77 42
塞尔维亚 87 3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89 38
北马其顿 93 37

阿尔巴尼亚 99 36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2018年度报告》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展反贫困的主要做法

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形势衰退,欧盟经济增长乏力,中
东欧亟需谋求与欧元区以外的国家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迅

速提升,双方关系日趋密切,中东欧推行“向东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谋

而合。反贫困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共同目标,中东欧国家通过稳步推进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利
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平台探索合作反贫困的新方法、新模式和新路径,能有效减缓本国贫困问

题,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一)做好合作顶层设计,夯实合作民意基础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不断探索合作机制,努力深化双边关系,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

与的合作模式,呈现出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吸引力,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合作反贫困的进程。
在政府层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着力做好反贫困合作的顶层设计。首先,反贫困合作是双方

领导人会晤的重要议题。目前已签订8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纲要,始终把基建合作、互联互

通等民生工程放在优先位置;其次,双方积极召开交通、经贸等促民生反贫困的部长级会议,推动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培育贸易新增长点,创新融资模式,将关注民生福祉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增强对贫困地区的带动作用。

在民间层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夯实合作民意基础。双方通过举办各类民间论坛、会
议、博览会等活动促进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截至2018年底,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双向留学人员达12000人。举办“16+1”农产品博览会,搭建中东欧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心,推
动中东欧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举办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推动双方青年就合作反贫困

问题进行交流互访;举办旅游合作高级别会议,探索挖掘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促进区域发展的新模

式;在中东欧国家开设孔子学院,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截至目前,中东欧每个国家都建设了孔子

学院,共计30所孔子学院,32个孔子课堂[30]。通过各种民间合作方式加大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双方民间的交流互动,夯实了开展双边和多边反贫困合作的社会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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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多边合作内涵,发挥龙头项目引领作用

在反贫困合作领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着力丰富多边合作内涵,双方合作需求形成互补,基础

设施建设被视为合作减贫的重点支持项目,通过龙头项目合作发挥引领作用,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拓展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着力打造安全高效的

海陆空互联互通网络。在陆路方面,双方积极推动铁路公路合作建设,加强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合

作,推动货物双向流动。例如被视为塞尔维亚、匈牙利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匈

赛铁路,它的建成将有效提振中东欧经济、推进交通便利化;在海运方面,双方积极推动海上互联

互通,加强在内河航运、港口建设、多式联运、海上安全及航海保障等领域的合作。例如,2014年

底,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北马其顿四国政府联合宣布建设的“中欧陆海快线”项目,通过海路

联运的方式大大提升中欧商品流通的效率;在空运方面,双方加强在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领域的

合作,鼓励双方航空企业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开通更多航线。目前,上海—布拉格、成都—
布拉格,北京—华沙、宁波—布达佩斯、宁波—布拉格等五条直航航线将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紧密

连接起来,为双方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扩大领域惠及民生福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搭建了多个平台参与合作反贫困。第一,双方拥有多层次合作交流平台。
以领导人会晤、部长级会议等政府间不同层级的交流合作机制为主,地方、民间、具体领域等多维

度互动交流机制为有益补充,双方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共同商讨反贫困项目,加强合作反贫困的

深度与广度;第二,双方拥有丰富的资金平台。目前已有包括“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1000亿人民币丝路基金等多种资金平台;第三,综合利用各种展会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双向合

作交流平台,能够将对方优秀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请进来”,也能推动本国偏远地区的优势

商品“走出去”,提升经济发展对贫困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第四,搭建网络宣传平台促进合作反

贫困。双方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官网、中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微博“外交小灵通”
等新媒体网络宣传平台普及民生合作项目讯息,加深双方彼此了解,助推合作反贫困进程。

(四)建立健全合作支持体系,营造良好服务外部环境

一方面,互设金融支持机构,推动本币结算。2002年2月,中东欧地区第一家中国银行分

行———匈牙利中国银行正式成立;201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匈牙利中央银

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推动本币结算。同时,中东欧国家也在我国市场设立了相应金融机

构。2017年11月,中国-中东欧银联体正式成立,旨在为“16+1合作”重点项目提供多边金融

支持,以加强金融合作,提高各国人民福祉。
另一方面,改善贸易便利化服务。截止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额达到1034.5亿

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增长8.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幅和中欧贸易的增幅[31]。为推

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优化经贸投资环境,双方致力于推进通关质检领域便利

化措施全覆盖,优化质检流程,缩短通关时间[32]。以海关质检为例,中国已同罗马尼亚、匈牙利、
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签署了海关质检合作协议。2017年6月8日,浙江宁波成立全国首个针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检试验区———“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将在确保疫情

疾病和质量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缩短交易时间,提高交易效率,探索优化贸易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反贫困取得的成效评价

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稳步实施,双方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协同创造更

多财富普惠贫困群体,合作反贫困成效显著,具体体现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偏远农村发展

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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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合作反贫困有效增加当地就业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通过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合作等方式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创造了大量就业

机会,有效改善了当地失业贫困状况。
在经贸投资合作方面,2016年10月,京西重工在捷克海布市正式投产,投资金额达7.6亿克

朗,为当地创造300余个就业岗位;2017年5月,中国与立陶宛签署牛肉对华出口议定书,能为立

陶宛40万肉牛从业人员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33],2019,中国与希腊最大港口比雷

埃夫斯港签署合作协议,为希腊当地创造了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在基础设施方面,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依托“17+1”合作机制建设了大批基础设施项

目,为中东欧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例如,2017年11月,中国与罗马尼亚签署了关于《切尔

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开发、建设、运营和退役谅解备忘录》,该项目建成将为罗马尼亚相关行

业创造至少1.6万个直接工作岗位,能有效缓解当地就业压力[34]。由中水电集团七局承建的北

马其顿基切沃—奥赫里德和米拉蒂诺维奇—斯蒂普两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和北马其顿合作共赢的

成果,为北马其顿带来大量工作岗位,有效契合“以工代赈”的反贫困方式,缓解失业贫困问题。
(二)双方合作反贫困有效改善民生

五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等领域的合作大大改善了中东欧地区的

民生福祉,具有良好减贫效应。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政府在资金、技术、产能装备上的优势对中东欧国家基建升级发

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批建成或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显著提升了该地

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极大地促进了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例如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工程,它的建成

将有助于解决黑山南北发展不均衡的现实问题;阿尔巴尼亚拜拉特绕城公路项目,该项目有效预

防洪水灾害发生,促进该市新城区建设及旅游业的发展;2020年中欧班列共开行1.24万列,可通

达中东欧国家的8个城市,促进了互联互通建设有序推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中医药领域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中方支持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开展中

医药研究与合作,支持设立更多中医药机构,鼓励扩大中药材种植及生产。2015年6月,捷克首

家中医中心成立。2017年3月,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成立。2017年

9月,中国与中东欧多个国家在匈牙利佩奇大学签订了《中医药务实合作》协议,该协议能带动贫

穷区域的弱势群体通过种植中草药改善贫困状况,提高中东欧居民的生活质量[35]。
(三)双方合作促进偏远农村地区发展

近年来,农业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点之一。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了12亿美元[36]。世界银行认为,农业收入是农村贫困人口的主

要收入来源,农业发展程度与贫困发生率成反相关关系[37]。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农产品

贸易领域的深度合作能有效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缓解农村贫困问题。例如,2016年11月,波兰

苹果成功出口中国,有效解决了波兰国内市场消化不足的问题[38]。2018年7月,“16+1”农业合

作示范区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市正式揭牌。2018年11月,首个中东欧“16+1”农产品和其他

产品电商物流中心与展示馆在深圳盐田港正式开馆,为中东欧偏远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出口中

国提供了多方贸易平台。
此外,双方农业合作还有利于农业现代技术的交流学习,促进偏远落后地区的农业发展。中

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在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质量控制等领域具有很大优势[39],中国水稻、玉
米等农作物杂交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6%[40]。因此,加强与中东欧国

家的农业科技合作交流,有助于改善双方农业科技发展水平。2017年1月,中国吉富集团成功

进口匈牙利小麦,有利于双方在现代农业以及其他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为中国与匈牙利农业发

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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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反贫困面临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依托“17+1”合作机制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为双方合作

反贫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近几年才开始密切,合作框架尚不完善,反贫

困合作面临诸多困境,需要进一步补齐合作短板。
(一)主要困境

一是合作反贫困的顶层设计有待加强。中国与中东欧部分国家存在一些分歧,双方关系始

终相互猜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政策沟通不强,战略互信缺乏,顶层设计有待加强,导致双

方经济、文化合作失去基础和前提。第一,由于中东欧没有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能够代表其整体

意见开展对话合作,没有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积极利用双边及多边国家领导人会晤、多种形式

的双边活动等加强政治对话与高层及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流,且中东欧17国国情各异,发展程度

和贫困程度都不尽相同,中国很难在统一框架下与各国展开合作。第二,双方在扶贫合作协议基

础上的战略规划有待进一步细化,没有将具体目标、重点内容、步骤、举措、保障条件等纳入战略

构想并进行深层次延伸,也没有制定出相应规章和实行公开透明、共同监管的制度使实施战略落

到实处,因而无法就反贫困合作资金及项目分配问题在内部进行协调,也导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与中国—东盟、中非、中拉在双方整体合作上存在着显著差距。第三,缺乏完善中国与中东

欧各国战略制定对接机制,导致实现双方战略互信,开拓协同发展新道路,构建双方利益、责任相

关的命运共同体出现阻碍。
二是合作领域过于集中。目前,双方合作重点仍聚焦在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人文交

流、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直接惠及民生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第一,双方不同文化

的引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缺少搭建中国-中东欧扶贫合作的交流平台,减贫研修班、合作论

坛或研讨会没有定期开展,缺少互信和了解,合作扶贫蕴含的和平、发展、包容理念没有得到充分

阐释,合作壁垒和制度成本依然存在。不利的舆论环境,民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观念得不到充分

认识,导致区域各领域全面合作失去机会。第二,双方合作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中国对中东欧

国家的合作投资分布明显失衡,截至2018年底中国投资额最多的国家是波兰,在波黑的投资额

最少。中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这四个国家的合作投资额为中东欧17国的60%,而
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国投资额仅处于1%以下,合作投资分布严重失衡导致各国贫

困差距加大。第三,合作领域互补优势不强,目前中国—中东欧合作领域的结构较为单一,主要

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双方在农产品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要想实现合作反贫困效

益最大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要加强与民众直接对接项目的合作力度,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务实合

作也应依托“17+1”合作框架及时跟进,尤其是惠及双方民生和促进合作反贫困的项目应优先跟

进,避免出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空心化”。
三是合作反贫困存在制度壁垒。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与中东欧差异较大,中东欧国家

大部分是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要受欧盟贸易政策约束,遵守欧盟反补贴、反
倾销及进出口禁令等非关税措施,由此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难度。第一,政策

保障没有得到强化。双方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对话沟通与项目对接不及时,产能合作规划和能够

及时惠及民生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制度建设有待加强。金融支持、税收扶持、法律服务和风险防范

等方面优惠性政策较少,在产能合作人员往来方面的“特殊通道”有待拓宽,互通障碍有待进一步

消除,为两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方便。第二,合作制度有待完善。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反贫困合作中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定的制度与框架,才能使反贫困合作成功

开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双边合作为主导,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愈加

紧密,这就更需要相关制度为双方合作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有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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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促进双方合作及经济贸易交流的合作机制以及相关协议,为双方的反贫困合作提供坚实的制

度基础。第三,贸易投资模式有待创新。由于欧盟法律的约束,其成员国可以为外来融资提供主

权担保的余地较小。对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东欧国家首选的合作模式是公私合营(PPP
模式)和建设—运营—转让(BOT模式),导致中国企业需重新调整投资模式,使得投资周期较

长,严重耽误了相关企业的扶贫合作。此外,中东欧国家大多遵循欧盟法律体系,与中国大陆法

系差异巨大,加之双方合作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容易导致双方企业或组织在进行反贫困项

目合作时出现争议。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反贫困的路径设计

国家间的反贫困合作应是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总体看来,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开

展反贫困进行路径设计,应切实做好反贫困合作的制度设计,强化项目造福贫困人口的牵引作

用,积极拓宽双边反贫困合作层面,制定中国扶贫经验融入合作路径,建立互利共赢、协同共生的

反贫困合作框架。

1.切实做好反贫困合作的制度设计

中东欧国家既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政治联盟,而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因此,为实现共同的

反贫困目标,双方亟需一个稳定可靠的长效合作机制避免合作反贫困过程中出现秩序混乱,资源

浪费的情况。
(1)做好合作反贫困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坚持优势互补原则。双方应协同合作,挖掘各方

利益契合点,在反贫困合作机制设计中注重优势互补以及合作的协同性和平衡性。另一方面,关
注整体,兼顾局部。双方开展合作反贫困需要从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出发,关注共同利益,同时立

足各国的不同实际情况,兼顾不同需求,与中东欧17国共同谋划近、中、长期扶贫合作规划,制定

开展合作反贫困的具体方向、可行做法和最终目标。
(2)强化合作反贫困的运作机制。应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核心、以民间为重要参与力量。

将政府磋商、领导人会晤、部长级会议等重要内容作为合作反贫困的指导方针,通过会晤签署纲

要及备忘录等方式加强反贫困合作的制度保障,通过反贫困合作专业论坛等途径执行反贫困行

动方案,推动双方企业合作项目发挥造福贫困人口的牵引作用,搭建反贫困民间交流论坛,吸引

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反贫困。
(3)建立完善的合作反贫困项目评估和退出制度。一方面,在合作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很

有可能出现反贫困工作偏离原计划的现象,建立完善的合作反贫困项目监测评估制度,监测双方

的扶贫进度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确保合作反贫困项目目标的实现。另

一方面,效果评估机制能有效检验合作反贫困项目的实施效果,防止夸大现象发生,为管理者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双方可以组建由各国政府职能部门官员组成的中国—中东欧扶贫合作委员

会,结合地区发展实际,编制反贫困合作计划,确保双方贫困退出工作有序进行。

2.强化项目造福贫困人口的牵引作用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已逐渐步入成熟期和收获期,经贸投资、互联互通、产能合作项目在促进

双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发挥着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因此,做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反

贫困的路径设计,强化项目造福贫困人口的牵引作用是关键。
(1)扩大经贸合作,加强“涓滴效应”。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能创造大量就业

岗位,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为对方提供优惠贸易政策,鼓励中东欧企业对中国出口,改善贸易

逆差现象。提升双方贸易便利化程度,加快推进海关、质检相互认证合作。优化贸易结构,开展

更为深入的垂直产业链条内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鉴于中东欧地区优良的地理区位条件以及近

年来稳步提升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加快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共同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步伐,提高

自由贸易协定的开放度,减少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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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基建合作,改善双方民生。为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对贫困地区的牵引作用,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注意各国不同的利益需求。中东欧17国在地理区位、
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有所不同;第二,基建合作兼顾

小国。规模较小的国家由于财力或技术问题其基础设施往往更落后,亟需中国加大优惠贷款力

度,促使“一带一路”更多成果惠及中东欧全区域;第三,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延伸到贫困地区。
在已有的基建合作旗舰项目上,双方应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优势与欠发达地

区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优惠合作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
(3)强化其他合作项目的牵引作用。双方应积极拓展以下合作领域:第一,重视教育合作扶

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利用孔子学院传播中方文化,积极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

政策对话”机制的构建;另一方面,注重职业教育合作培训。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产业合

作不断转型升级,其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增大。第二,重视旅游扶贫,建立旅游合作机

制。通过每年的旅游合作高级别会议,整合双方旅游资源,统筹规划双方贫困地区旅游合作对

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第三,重视卫生合作扶贫,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加

强双方医疗机构直接合作,支持捷克、匈牙利、黑山等中东欧国家对中医药领域的探索。

3.积极拓宽双边反贫困合作层面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反贫困合作多集中在国家政府层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待提升,
双方应积极鼓励地方、企业和国际机构参与合作反贫困。

(1)重视地方合作反贫困。现阶段,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确立“17+1”地方领导人合作机制

化,充分发挥地方合作扶贫的主动性,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地方合作扶贫组织体系以及相应的激

励约束机制。通过设立常设或非常设合作扶贫机构,以统筹双方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行动,建立

合作扶贫的动力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制度,以促进合作反贫困取得实质性成效。
(2)加强企业合作反贫困。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首先,找准利益结合点。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双方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对方

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结构互补的优质产品。其次,加强企业技术的交流

与合作。以农业合作为例,通过开办展会、建立农业科技交流中心和农产品基地等方式加强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农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对农村地区具有直接减贫效益。最后,创新企业合作形

式。与中东欧国家开展跨国电商合作,使拥有丰富物产资源的贫困地区直接与有意向的企业对

接,省去中间环节成本。
(3)促进国际机构合作扶贫。首先,双方应精诚合作,增加在 WTO、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为双方合作反贫困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争取更多的对外援助资金流入双方

反贫困合作领域。其次,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多边国际机构对中国与

中东欧地区合作反贫困领域的援助,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减贫合作经验。最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应完善外资扶贫新模式,积极探索国外民间组织参与本国政府扶贫项目、
外资扶贫项目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等有效途径和方式。

4.制定中国扶贫经验融入合作路径

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对消除世界绝对贫困具有普惠

意义,可以为中东欧国家合作反贫困事业提供有益借鉴。制定中国扶贫经验融入合作路径可从

政府、企业、民间三个层面入手。
(1)政府层面。一方面,加强双方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贫困

问题上既具有一致性也具有互补性,定期交流反贫困合作经验,共同探讨解决现实扶贫合作问

题。另一方面,促进双方政府反贫困策略的相互学习。在立足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吸收他国优秀反贫困经验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从政策层面优化双方反贫困合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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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层面。企业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主力军,在合作反贫困的过程中,推动中国扶贫

经验融入双方合作机制。一方面,根据中东欧国家不同经济特性和基建合作需求制定不同的合

作方案,发挥中方装备、技术、资金、管理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正面的中国企业形象。
项目实施前,通过科普宣传合作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来打消中东欧民众对中方企业的疑虑。在

实施过程中,中方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持沿线贫困户投工投劳,拓宽贫困地区民众就业

渠道。
(3)民间层面。促进中国扶贫经验融入合作路径,应加强双方扶贫经验的人文交流。首先,

积极邀请中东欧代表团实地参观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其次,增设民间扶贫交

流平台。在已有的反贫困合作平台基础上,双方可考虑逐步增加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志愿者

工会等民间组织就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反贫困探讨合作扶贫新模式。最后,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积极宣传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推动中国优秀扶贫

经验和可资借鉴的现实案例与中东欧国家共享,为双方反贫困合作提供科学的实践基础。

六、结 语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贫困问题,中国是世界反贫困斗争的主战场之一,
而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了政治经济转轨、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后其贫困问题也不容忽视,双方具有

消除贫困的相同需求,合作开展反贫困达成广泛共识。自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
作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关系,升华合作层次,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

参与的反贫困合作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反贫困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合作时间短、合作框架不

完善等原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反贫困合作存在着现实困境,本文认为应从加强合作制度设计、
强化项目牵引作用、拓宽合作层面、融入中国经验等方面科学设计“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合作反贫困路径,以期能为双方政府合理设计反贫困合作路径、优化反贫困合作政策提供

参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协同发展,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公共数据[EB/OL].(2019-4-6).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

=BG.
[2] EUROSTAT.RealGDPgrowthrate-volume[EB/OL].(2018-8-17).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 tab=

table&init=1&plugin=1&pcode=tec00115&language=en.
[3] 焦佳凌,李瑞昌.反贫困:国际资源与中国贡献[G]//李瑞昌.复旦公共行政评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09-228.
[4] MADELEYJ.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leastdevelopedcountries:1-14september1981,Paris,France[J].FoodPolicy,

1982(1):91-93.
[5] FLORIAN,KRENKEL.AppendixI:HumanRightsQuestionsandthe47thSessionoftheGeneralAssembly[J].Netherlands

QuarterlyofHumanRights,1993(1):123-127.
[6] POKOIKP.UnprecedentedgatheringadoptsCopenhagenDeclarationandProgrammeofAction-WorldSummitforSocialDevel-

opment-includesexcerptsfromCopenhagenDeclarationandlistofcommitments[J].JournalDeParodontologie,1985(2):139-

42.
[7]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PoliticalAffairs(UNDPA).UnitedNationsmillenniumdeclaration[J].TheWiley-BlackwellEn-

cyclopediaofGlobalization,2000(1):182-221.
[8] TWALA,CHITJA.TheImpactofRuralDevelopmentonPovertyReductioninaPost-ApartheidSouthAfrica:AnEcological

Discourse[J].JournalofHumanEcology,2012(3):213-221.
[9] KARASKOVÁI,BACHULSKAA ,SZUNOMARA ,etal.Emptyshellnomore:China􀆳sgrowingfootprintincentraland

EasternEurope[J].EuropeanParliamentaryResearchService,2020(4):8-94.
[10] IULIAMI.16+1,aNewIssueinChina-EUrelations? [J].MPRAPaper,2018(9):1-8.
[11] KIZEKOVáA.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andthe16+1Platform:TheCaseoftheCzechRepublic[J].AsianInternation-

alStudiesReview,2018(19):13-31.

87



[12] 万秀丽,刘登辉.“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沿线国家减贫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20(7):52-59.
[13] 郝蕾,王志章.“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合作反贫困的现状评价与路径优化[J]. 青海社会科学,2019,235(1):36-43.
[14] 王志章,王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能合作推动贫困治理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8,46(3):1-8.
[15] 华红娟,张海燕.“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精准合作”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8(2):31-36.
[16] 贾甫.“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跨越贫困陷阱[J].兰州学刊,2020(7):112-125.
[17] 黄林秀,崔卓青,刘韵秋,等.经济制度质量的适应性研究———兼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实践[J].西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40-50.
[18] EUROSTAT.Peopleatriskofpovertyorsocialexclusion[EB/OL].(2020-10-16).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

ucts-eurostat-news/-/EDN-20201016-2?inheritRedirect=true&redirect=%2Feurostat%2F.
[19] GDPbytypeofexpenditureatcurrentprices-nationalcurrency[EB/OL].(2019-4-14).http://data.un.org/Default.
[20] Theworldbank.Income,inequality,andpovertyduringthetransitionfromplannedtomarketeconomy[EB/OL].(1998-02-2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29251468767984676/pdf.
[21] EUROSTAT.Ginicoefficientofequivaliseddisposableincome-EU-SILCsurvey[EB/OL].(2019-4-10).https://ec.europa.eu/

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 tab=table&plugin=1&pcode=t2020_50&language=en.
[22] EUROSAT.Incomequintileshare,ratio(S80/S20)bysex[EB/OL].(2018-12-20).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

er/view/tessi180/default/bar?lang=en.
[23] EUROSAT.At-risk-of-povertyratebypovertythresholdandhouseholdtype-EU-SILCsurvey[EB/OL].(2019-4-10).http://

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
[24] EUROSAT.At-risk-of-povertyratebypovertythresholdandhouseholdtype-EU-SILCsurvey[EB/OL].(2019-6-16).https://

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essi121/default/bar?lang=en.
[25] DUNJAMIJATOVIC',Keepingthepromise:endingpovertyandinequality,councilofeurope[EB/OL].(2018-7-24).https://

www.coe.int/en/web/commissioner/-/keeping-the-promise-ending-poverty-and-inequality.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保加利亚民众对目前生活质量不满[EB/OL].

(2017-11-18).http://bg.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711/20171102677240.shtml.
[27] BEZEMERDJ.Povertyintransitioncountries[J].Journalofeconomics&business,2006,1(1):11-35.
[28] EUROSAT.Unemploymentrate-annualdata[EB/OL].(2008-5-3).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ipsun20/

default/bar?lang=en.
[29] 张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金融合作中的障碍及完善策略[J].对外经贸实务,2017(2):57-60.
[30] 孔子学院[EB/OL].(2019-4-14).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31] 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EB/OL].(2021-02-05).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

yanjiu/hangyezk/202102/113663.html.
[32] 姚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J].国际贸易,2016(3):46-53.
[3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立陶宛的牛肉来了! [EB/OL].(2017-08-23).http://www.china-ceec.org/chn/zjzdoxw/t1486712.

htm.
[34] 中广核参与的罗核电项目将创造1.6万余个工作岗位[EB/OL].(2015-11-24)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

24/c_128462600.htm.
[35] 中国与中东欧多国签订<中医药务实合作>协议[EB/OL].(2017-9-16).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

201709/20170902647334.shtml.
[36] 李克强在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EB/OL].(2019-4-13).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4/

13/content_5382259.htm.
[37] 章元,许庆. 农业增长对降低农村贫困真的更重要吗? ———对世界银行观点的反思[J]. 金融研究,2011,000(6):109-122.
[38] 波兰果农喜迎丰收季(一带一路·互利互惠)[EB/OL].(2017-06-06).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17/0606/

c1004-29319379.html.
[39] 秦波,吴圣,梁丹辉.中国与中东欧农业合作研究现状及展望[J].农业展望,2016(12):76-80.
[40] 王南,江学珍.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农业投资战略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17(6):82-8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97


